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（1770～1831） 一般都認為十九世紀上半，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就是黑格爾。他生於德國南部之斯圖加特（Stuttgart），在杜平根讀神學。有段時間在耶拿（Jena）和巴伐利亞（Bavaria）教書；1818年被委任為柏林大學的哲學教授，之後一直留在那裡，到1831年因瘧疾去世為止。
　　開始的時候，他是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道德惟理論的忠實跟隨者，看萬物的真體為宇宙理性（靈、理念、真理或神──對這一派學者而言都是同義詞），在各個不同的階段得到體現。後來他提倡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，是統攝萬物的，又透過辯證（Dialect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359,Name=Dialectical Theology}）過程來運作；在這過程中，無限的變為有限，有限的又變為無限。
　　我們要明白黑格爾的哲學，必須先明白他了解的神是什麼。黑格爾的神是個絕對、永恆，又是大能的理念（Idea）。它包含三個過程或時期（moments）。第一時期的神是個無限的靈，它不是個固定的整體，乃像個思想的進程，是必須落實到有自我意識的階段。為了這目的，靈在第二階段便下降（dirempts）而成為社會表達的形式──文學、藝術、宗教、科學等──此等表達形式至終會自我覺醒，知道自己原屬絕對之靈的一部分，從而返回它們之由出的靈那裡。第三階段是將靈與表達形式之間的分隔勾銷，它們復合為一，重新成為絕對之靈的一部分。這就是本體（正）的三個進程，由下降為有限之形式（反），到重返為一（合）；靈之三階段是黑格爾思想的基礎，包括他的神學。
　　對黑格爾來說，生命不是靜止不動，而是不停地循著辯證的進程改變。因此神不是一個個體，而是一進程。神與人的關係或身分就是絕對的靈，是有限者與無限者的結合，這結合在耶穌身上透過一真實的形式表達出來。黑格爾把靈的三個過程作如下區分︰歷史時刻是看耶穌為一個歷史人物，雖然至終說來，耶穌是誰或是怎樣的一個人，對黑格爾來說是全屬歷史問題，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；第二個時刻是信心的時刻，即看耶穌為神兒子的時刻；第三個時刻是真實\b0 的時刻（real or actual moment），即是把真實的耶穌落實，是一個有限與無限的結合體，是人與神的聯合，這對黑格爾來說，即等於看耶穌是這個結合體的具體表現。
　　黑格爾解釋的基督教信仰是把傳統的重點化解了，耶穌基督不再是神的兒子、宇宙的設計者和創造者。表面看來，黑格爾用三連環式來解釋好像與傳統基督教所言的三一神有點相似，其實二者有天淵之別。對黑格爾來說，基督教傳統的信仰解釋只像一種原始信仰，必須按他的系統來作全新的詮釋和重建。
　　在十九世紀初葉，黑格爾思想透過下面幾個神學家的推介，深深地影響著神學的每一層面，他們就是︰馬海內克（P. K. Marheineke, 1780～1846），屬德國信義宗，自1811年起即為柏林大學的哲學教授，足有30年是以推展黑格爾哲學為己任；史特勞斯（Strauss{\LinkToBook:TopicID=1116,Name=Strauss, David Friedrich 史特勞斯}），他寫《耶穌生平》（Life of Jesus, 1835～6）的時候，是黑格爾的忠實跟隨者；包珥（Baur{\LinkToBook:TopicID=191,Name=Baur, F. C. 包珥}）以黑格爾的哲學來解釋新約，他在教義學上的作品亦是在1830年代末到1840年代初寫成的；跟著史特勞斯腳蹤行的是包厄珥（Bruno Bauer, 1809～82）和費爾巴哈（Feuerbach{\LinkToBook:TopicID=459,Name=Feuerbach, Ludwig Andreas}），二者均認為聖經及基督教信仰是出於人的幻想產物，對之攻擊甚烈。但整體地說，由黑格爾的跟隨者發出的攻擊，主要對象還不是傳統的信仰，而是當時較前衛之神學家的解釋。原來當時傳統的神學家看史特勞斯和包珥是不信者，而包厄珥和費爾巴哈則是無神論者。還有，到了1840年代，黑格爾大多數的跟隨者都放棄了黑格爾的形上學，改而跟隨費爾巴哈的無神論，他們說神──無論是基督教的神或黑格爾的絕對的靈──都不過是人幻想出來，好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已。
　　另參︰杜平根學派（Tu/bingen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84,Name=Tubingen School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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